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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作家冯艺数十年扎根广西，行走祖国大地甚至
世界多地，让他的散文里洋溢着植根家园文化的浪漫诗
意。他散文中的“非遗”书写与边域文化特质，讲述着他
与生养他的这片热土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

散文集《红土黑衣》《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茫》向读
者展示了一幅幅动人的广西图景，他将充沛饱满的个人
情感缝合到广西民族发展史的细密纹路里。琳琅满目的
非遗文化项目是广西各民族发展之路上不可绕过的亮
点。在这些绚烂如天边云霞的非遗文化中，有花山壁画、
壮族织锦技艺、天琴、忻城土司文化、刘永福传说、横州茉
莉花茶的制作技艺、桂平乳泉井酒酿制技艺……这些多
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充满了自然天成的南方地域特色，是
民间文化的生动记录，渗透着普通人的生活哲学。

在大地河流间诗意行走，深情描绘多
元“非遗”图景

人类情感的表现方式千姿百态，但对美好事物的欣
赏是共通的。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乡土叙事、
历史回望、民族影像、现实书写等，都应该根植于本土文
化的深厚土壤。广西各民族的文化景象丰富多彩，更有
各民族珍爱自然、众生平等、重视亲情、尊崇传统美德的
特性，这与经典文学中对自然与生命、对人与人之间情义
的关注是一致的。

龙州天琴是将“天”“地”“人”“巫”“神”水乳交融在一
起的乐器，是广西非遗文化中的瑰宝。其制作技艺于
2020年12月27日被列入第八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此外，壮族天琴艺术也在2021年5
月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红土黑衣》中，有一篇写龙州天琴的散文
《洒落在宣纸上的泪水》。冯艺感受到壮族人民的诗性智
慧，他们用葫芦壶制作成了天琴，每逢庆典节日，壮族姑
娘便一字排开，端坐在椅子上，手把天琴，脚挂铜铃。“这
把琴，是生活在红土地上的壮族人家与土地亲切交流所
留下来的文化痕迹。那份人文情怀，那种风尚与潮流暗
淡的背后，让人们发现人类精神文化之火生生不息。”人
们就在天琴声中，看到了一幅幅壮家自然风景，感受到了
这个民族的气质和生命节奏，感受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的独特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同样写天琴，有人
可能停留在写它的音乐性，而在冯艺的笔下，一句“谁不
珍惜洒落在宣纸上的泪呢”，将音乐与文学的互文淋漓尽
致地展现笔端。一种立体交织的艺术之美使得文字生发
出璀璨的光芒。

当一个作家的视野更宏阔一些、眼光更深邃一些时，
他笔下的散文要呈现的就不仅是多民族的风情，更要发
掘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博大精深。当一个作家愿意用心和
爱贴近家园，贴近这片土地的胸膛，聆听其心跳，把山川
风物、大地河流、人物生命，融进自己的骨血，就会生成鲜
活的感悟。这种感悟源于自身的经历，源于心灵的体验，
从而在复杂的人世间，品味到人性美，在读者心中烙印下
深沉而温暖的文字。

壮族织锦技艺是广西靖西市等地传统手工技艺，也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幸福织在锦绣里》
中，除了用绣花针绣花一样的笔触描写壮锦的前尘往事，
冯艺将广西靖西女人的一生用精巧的工笔展示于人，她
们对生活的渴望与克制，都化在锦绣的斑纹里。干栏是
壮族非遗文化，这是当地人司空见惯之物，若无独特的视
角和细腻的笔触，难以勾勒出壮族人与其他地区人们生
活的差异。《干栏，“人居其上”》不仅是一幅壮族田园风景
画，更把壮族人的婚恋细致地呈现给读者，也让读者对这
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民族有了更多的了解。

黑衣壮是壮族传统文化保存得最完好的支系。一把
蓝草，千年衣妆。蓝靛染制的黑衣着装，世代相传，一直
保留至今。这里面有传奇的故事，也有朴素的情怀。在
广西那坡等地，那里的人们世代哼唱着“呢的呀”。这些

年，他们唱着“呢的呀”走向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走向更
宽广的世界舞台。花山岩壁画已成为代表广西乃至中国
的重要文化符号和视觉形象。它所营造的神秘让人觉得
匪夷所思，它给世界出的谜语直到今天依旧难以解答。
壮族人愿让神秘的东西停留于神秘，冯艺用其特有的深
情去描绘这里谜一样的风情。在他看来，大胆的想象、心
灵的自由也许会让这个世界因为留白而更加美丽。

触摸生活土壤，探寻“非遗”背后的文
化迷踪

在一篇散文里，或有缜密绵长的叙述，或有高屋建瓴
的哲思，或有跳脱惯常思维的创新意识。冯艺通过行走
山川大地创作散文作品，他的文字讲述着山河里的历史，
行吟让他的散文创作有着思想的深度和厚度。在光阴
的重峦叠嶂里，在新旧思想的反复角力中，那些栩栩如
生的广西历史人物往返穿梭，似走马灯一般。而暗藏
在这片神奇土地之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美与哲思的
结晶，在潮湿的、氧气充盈的天空之下，开出绮丽的花
朵。这些“非遗”故事的主角，有如花似玉的少女，有守
着技艺一辈子不离不弃的老人，也有苍茫大地上高耸的
悬崖峭壁……

冯艺的散文展现了一位作家的胸怀、气质和情怀。
穿透万里云端，跋涉千里山川，他如同一位运筹帷幄之
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将考量已久的文字烂熟于心，
更将民族的情意融化于血肉骨髓中。

冯艺的散文有着开阔的语境，情感浓烈而克制，想象
丰富而隐秘，节奏舒缓而有力量，“诗意”会应和着他的情

绪，写着写着，就在文字里喷薄而出，这样的诗意弥漫着
神秘的气息与色彩，是一种深厚而饱含文化韵味的情怀。

正如冯艺所言，要把广西的人文历史叙说好，必须要
以一个作家的眼光，要用低调的、包容的、平和的态度循
着广西的人文路向，挖掘广西地理深处的历史精神蕴涵，
突破地域的、时间的界域去思人类之所思，以常人的目光
去注视万象万物，去接近历史的真相。他还说，应本着对
人的命运、人类生存的处境和对生命价值的深切关怀，尽
量在民间的、异质的地方发现历史的意义，从地域性的文
化富矿中去寻找人类精神的共鸣点。把这片土地上的人
和事物形象化、具象化地流传下来，这才是文学的力量、
历史的价值。因此，这些年，他深入到民间，结合历史相
关典籍，探寻这些“非遗”事象背后人事物，用文学的语言
为其画像，使之更加鲜活。

八桂大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会对植根于家乡土地的文化资源有着深深的眷念。几
百年甚至千年流传下来的语言、饮食，以及生活生产等
传统习俗，深深地影响着本土作家的创作。冯艺的散
文从多维角度展示广西“非遗”的深厚内涵，同时涉猎
广西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影响、彼此滋养、互相浸
润，呈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因为工作的关系，冯艺经
常到广西各地采风，不少地方去过不止一次，每一次行
走，都给他带来未知的惊喜和收获，带来新视角、新感
受、新体验、新思维，甚至新思想。保持心灵的新鲜，带
给他新的写法。我想，从“非遗”中获得营养的作家必将
走得更远。

（作者系南宁市作协副主席、《南宁晚报》记者）

唱给新时代的新疆旋律
——评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夜莺歌唱黎明》

□刘 霞

《夜莺歌唱黎明》是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之作，表现出敏
锐的洞察力与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知识分子对
国家民族发展现状的公共关怀。

小说延续了阿拉提·阿斯木一以贯之的诗化
语言、绵密的隐喻与见微知著的笔法，所不同的
是较之过往眼界更为宏阔，胸襟更为豁达。他以
日常生活的书写捕捉与触摸时代之声，以个体、
家庭观念的变化谱写新疆的巨变，通过新旧生活
的变迁，建构起新时代新疆全民奔小康的宏大图
景。小说以“质”的宏大、“文”的诗化、思想的深邃
写出新时代的新疆风貌。

“质”的宏大：于微尘处见大千

所谓“质”的宏大是指小说内容的包罗万象
以及叙写方式的多维度，映射出新时期新疆变革
的全景。小说以大学毕业的“我”——艾尔肯，在
归乡途中对奶奶沙拉买提的箴言“人生的失败是
没有学识”的思索，开启了新疆巨变的宏大叙事。
叙事的展开主要围绕橡树大院的人事与纷争，通
过追忆奶奶来上海看“我”，将过去与现在嵌入到
交错的时空中，杂糅交织的多重主题谱写出了变
化中的新疆。

对知识的信仰与推崇是小说的内质之一。作
为一条潜隐的主线，它在“小我”的视野中展开，
并不断辐射，建构起一张自个体到家庭，再到民
族、国家“大我”的织网。知识照亮人生，教育改
变命运，人生需要不断求索，是小说表现的主
题，也是沙拉买提奶奶的人生信仰，在她的生活
智慧和对孙子艾尔肯的培养中得以凸显与验
证。沙拉买提奶奶是个不简单的人，她爱读书，
会说普通话，上过私塾，“满舌头都是能落地悦
人的民谚典故”，受人尊敬与喜爱。她的智慧来
自于外曾祖父的远见，在那个“女孩子要全心夯
实自己的锅台本事，将来才能过好日子”的时代
风尚里，她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外曾祖父认为，

“女孩子必须有文化……有文化，舌头才能创造
自己的生活命运”。正因如此，奶奶特别重视“我”
的学识，并成为指引“我”在成长之路上越走越远
的明灯。

大美新疆的呈现是通过奶奶的上海之行彰
显的，这是小说的内质之二。小说以奶奶来上海
看“我”，街头巷尾的邻里们来送行的场面，写出
了新疆民族间团结互助的里仁之美。通过旅游中
的人事景，将新疆的民族团结一家亲，人性美和
社会风气的开化串联在一起。各民族之间通婚是
这种和谐交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小说通过奶奶

对多利坤和刘红夫妇婚姻的认可和反思，道出了
新时代开放互融的风气。小说还借奶奶之口阐述
了新时期人们对爱情、婚姻、人性、处事的不同看
法，展现出新的社会风尚。作品于微尘处见大千，
将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
通过主人公“我”的眼与奶奶的“言”，投射出巨变
中的新疆风貌，折射出新时代下新疆人民生活的
新面貌。

“文”的诗化与“思”之深邃

富有哲理的诗化语言表达是阿拉提·阿斯木
小说在艺术上的一贯风格。所谓诗化是指其小说
中跳跃的结构、多重的韵律和起伏交替的节奏，
有如一首首诗歌的连缀，又像一首多声部的交响
乐章。挑战逻辑、充满“隐喻”是其语言艺术的突
出特征，看似不合汉语逻辑的语句信手拈来，但
似乎也正是如此，又让我们突破了汉语常规的束
缚，获得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诗化的隐喻、挑战常规的逻辑在小说的字里
行间随处可见。徜徉其中，我们在揣摩观照中不
断迎受扑面而来的异域的风，令人讶异，又耳目
一新，最终达成视域的融合。如果说，诗是表达特
殊情感和艺术经验的较合适的体裁，那么在阿拉

提·阿斯木的笔下，小说亦是如此。作家把对社会
历史、时代精神、民族记忆和未来意识的个性化
理解融入作品，并通过对民族文化和自我生命体
验的独到把握，扩大了文本内在的张力，形成一
种独特的写作策略。在礼赞新时代新疆巨变的同
时，也展现出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

作品中的许多思考与追问耐人寻味，凸显出
思想的深邃，首先体现在他对人性及人本身的认

识上，其次还表现在对日常生活事物的认识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彩票”这个贯穿小说始终的
关键元素，它既是促成艾尔肯功成名就的资金来
源，也是沙拉买提奶奶智慧人生的一种依托，投
射出深刻的人生哲学。文中借堂姐其曼古丽和奶
奶之口洞见了彩票的意义，买彩票“就是让他想
好事，有一个超越庸俗的心态。你心里面没有，碗
里面也不会有。”“要通过这个彩票，在你的生命
走向里，发现你在别处的光明。它是供你愉悦精
神的一个港湾，不是远海。”当然，即便“如果你一
生不中奖，也要牢记在你的心坎儿上，我们都是
苹果，我们是有希望的苹果。”

诚然如此，人生需要有目标、有耐性，且心存
美好，坚持不懈，就有可能等到绽放的希望之花。
就如夜莺的歌唱，它虽因时间的旋转错过对玫
瑰绽放的致敬，但从不失望，继续歌唱人间万
物。因此，彩票在小说中不仅是个体讲述历史故
事的小物件，同时也隐喻了一个时代里，个体如
何认知、看待气运的方式。与其说这是对彩票的
态度，不如说这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是对生活
的一种愿景。

阿拉提·阿斯木以面向时代的自觉，致敬新
时代下的新疆巨变，谱写了一曲唱给新时代的新
疆旋律。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

植根家园文化的浪漫诗意书写
——冯艺散文中的“非遗”与诗性边域文化特质

□李宗文

■评 论

文学作品中的文学作品中的““非遗非遗””（（之八之八））

《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
走》，冯艺著，青岛出版社，2007年8月

《夜莺歌唱黎明》，阿拉提·阿斯木
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幸福织在锦绣里

当她守着自己的青春与坚贞，在默无声息中
打发着光阴，她的内心便做好了与世俗决绝的准
备。于是，她封裹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涅槃重生那
样，镇定自若，至死无悔。

靖西女人，让自己的幸福生活浸润在万千
的相思中，一切轻佻的言辞，一切炫目的表情，
都会随风而去，留下的永远是山水中走出来的
那份持久。

其实，靖西女人如此地依恋着织绣，在某种
程度上说，更是因为丝线里那份特殊的温柔和细
腻。这是任何一种材料都难以企及的品质，它与
山温水软的靖西构成了一种灵魂上的呼应，血
脉上的相通，精神上的依偎。它绮丽轻软，装扮
着爱美的女人，使她们尽显淳朴而安静的美丽。
这种美丽使得她们与织绣相依相偎，相拥相眠，
肌肤相亲之间，意味深长。

惟因如此，靖西女人才这样地挚爱针线，并竭
尽自己全部幸福的想象活在壮锦和绣球里，就像
已经生活在自己的天堂里，在那浮光轻闪之间，隐
现出内心里曾经有过的关于鹅泉女孩的美丽。

织绣，就这样织就了靖西女人，也织就了靖
西特有的风情。

干栏，“人居其上”

路边的菜园，也被石块作墙围了起来。石块
小小的，却叠得很密实，很精致。日晒雨淋，当阳
的石面已长青苔了，石缝也长草了。不熟悉的人
进了寨子，如果只顾观看这样的景致，七弯八拐
就肯定走不出来。

壮族人崇拜树木。所以，他们喜欢在屋前屋
后或村头寨尾种上一片树林，有榕树，有樟树，有
龙眼树，有柚子树，枝叶茂密，挡阳遮阴。故走进
寨子，多见阴凉，不觉炎热。而干栏与树，一高一
低，一灰一绿，一静一动，最易入画。所以，壮乡与
干栏，常常被画家写入画中，让看客羡慕极了。而
壮族人活在画里，却浑然不知。

在壮族人的观念里，干栏不仅是人们居住生活的空间和避鬼
禳邪的庇护所，而且也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自古以来，壮族人
一直把建造新房当作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和奋斗的目标，并且把
干栏的建成当作一件值得自豪和光耀的大事。为了营造和拥有
一座属于自己的干栏，人们辛勤劳作，节俭积蓄，毕尽一生最大
的努力。因为只有安居才能乐业。所以，壮族人通常把建干栏与
结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由于壮族姑娘择偶和婚嫁的条
件，既重视男方的人品和才智，也要看男方家庭的干栏是否充
裕宽敞。因为建造一座新的干栏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姑娘们是不情愿一结婚就要节俭积蓄筹建新干栏，影响正
常的生活。所以，壮族姑娘在决定婚事之前，有一个“看干栏”的程
序，即姑娘偕同一位女伴，在媒人的带领下，亲临男家实地“考
察”，主要是察看男家干栏的状况，并根据“考察”结果来决定是否
成婚。如果没有较为宽敞充裕的干栏，往往难以顺利成婚。由此可
以看出，有一栋好的干栏在壮族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壮族人对房
屋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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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织锦技艺

壮族干栏房民居


